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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语用字演变过程中新用字符的来源 

—— 以殷墟甲骨文所见传承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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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的字词关系是动态演变的，不少词语的用字习惯经历了历时更替的过程。从殷墟甲骨文

所见传承词的用字演变过程来看，汉语新用字符主要来源于旧字构形的传承、他词本字的借用、全新

本字的重造等途径。词语用字演变研究是汉语字词关系研究的重要维度，也是汉字发展史研究的题中

之义，值得学界进行更多、更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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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发展和使用具有时代性。无论是汉字的记词职能，还是汉语的用字习惯，并非总是保

持最初的字词对应状态，汉字和汉语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裘锡圭认为：“……用字方法，指

人们记录语言时用哪一个字来表示哪一个词的习惯。用字习惯从古到今有不少变化。”
[1]
以往学界

研究汉字更多关注它的形体结构，较少从语言学的视角探讨“汉字是如何记录汉语的”“汉语字

词的辩证互动关系”。同时性的出土文献不断涌现，为系统考察汉语用字习惯的演变提供了新的

契机，近年来已出现不少研究出土文献用字规律和用字特点的成果。 

“（殷墟）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功能完备、成熟发达的文字符号体系。它不

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符号，也是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

系完整的唯一文字样本；甲骨文不仅体现了殷商文字的基本面貌，而且也全面奠定了西周以后汉

字发展的基础。”
[2]
殷墟甲骨文中存在一批词语，它们历代承袭通用，在现代汉语独立成词，或作

为构词语素存在，犹如生物体的“遗传基因”，历经三千多年历史变迁而延绵不绝，是联系古今

的纽带，我们称之为传承词。研究这批传承词用字习惯的演变历程，不仅有助于呈现殷墟甲骨文

在后世的发展及其影响，从语言的角度勾勒汉字文明的传承演变脉络，推进汉字史和汉字职用学

研究，而且将进一步开拓汉语字词关系的研究畛域，对出土文献疑难字词考释、古文字源流考索、

文本断代、古籍整理与校勘、字词典的编纂等均有助益
[3]
。 

汉语之中词与所用字符的关系主要有以本字记录和以借字记录这两种类型。从来源看，有的

新用字与旧用字可能存在构形上的传承关系；有的新用字则完全是新见的字符，与旧用字之间毫

无构形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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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承旧字构形 

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旧用字构形成分进行改造，是汉语新用字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新用字与

旧用字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因为汉语新旧字之间在构形上存在联系，汉字系统数千年

来才能够保持稳定状态。新字对旧字构形成分的传承分为“旧字降格为构形成分参构新字”“不

同旧字糅合产生新字”“旧字简省构形产生新字”“旧字置换构件产生新字”等不同情况。 

（一）旧字降格为构形成分参构新字 

新用字的部分构形成分是由旧用字降级转化而来，换言之，旧用字作为成字构件与其他构件

组合便产生了新用字符。与旧字组合成新字的构形成分通常是表音构件、表义构件，少数情况是

起区别功能的标示构件。 

许多学者对新用字蕴含了早期表意初文的现象都有揭示，如裘锡圭说：“在古文字里，形声

字一般由一个意符（形）和一个音符（声）组成。凡是形旁包含两个以上意符，可以当作会意字

来看的形声字，其声旁绝大多数是追加的。也就是说，这种形声字的形旁通常是形声字的初文……

如果不算那些在一般形声字上追加形旁而成的多形形声字……这条规律几乎可以说是毫无例外

的。”
[4]
裘先生提到的是早期表意初文追加声符产生义音合体的新用字，陈剑则论述了在表意初文

的基础上追加义符的情况，他说：“在古文字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类规律性的现象：一

个被淘汰的表意字，其本义往往保存在从它得声的字中。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其间经历了一个母

字加注意符分化出表示母字的本义或引申义的新字，而后这个分化字又兼并了母字的过程。”
[5]

也正因新用字的这种特殊来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近年来据新出战国简帛资料释读甲骨金

文的成果大量涌现
[6]
。 

第一，在旧字基础上追加义符构成新用字。以传承词{燎}为例。该词主要指“延烧”义，

殷墟甲骨文用来表示“燎祭”，不同类组卜辞的用字互有差异：𠂤组、𠂤宾间、宾组、𠂤历间、

历组、历无名间、妇女类、花东子卜辞等多记作“ ”“ ”“ ”“ ”等，构形像积柴

燃之以燎；何组、无名组、黄组卜辞多记作“ ”“ ”，追加义符“火”；午组卜辞和个别

𠂤宾间、宾组、圆体类卜辞以“木”记录{燎}，当是省减火星之形的结果
[7]
。西周金文沿用了

殷商从火的字形结构，如西周早期保员簋“唯王既 （燎）”
[8]
、西周早期庸伯 簋“至， （燎）

于宗周”
[9]
等。西汉初期始见在旧用字的基础上追加义符“火”旁的用字情况，如马王堆《天

文气象杂占》下 5“日景（影）矫 （燎）如句（钩），是谓暴师，其邦乱”
[10]282

；也有随文同

化作“膫”的用字情况，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326“治胻膫（燎）”
[11]274

等。此后，该词用

字所从之“木”渐趋变异，整字写作“燎”，该字成为习用字沿袭至今。 

第二，在旧字基础上追加声符构成新用字。以传承词{外}为例。该词表示与“内”“里”相对

的方位概念，殷墟甲骨文记作“ ”
[12]

，隶定作“卜”，与占卜义的“卜”字同形。以“卜”记录{外}，

是古文字典型的“一形数用”现象。{外}在西周以后的用字多是在初文的基础上追加声符“月”，

上古“月”和“外”同属疑纽、月部，如西周晚期毛公鼎“命汝乂我邦我家内 （外）”
[13]

、春秋

晚期敬事天王钟“百岁之 （外）”
[14]

、郭店《语丛一》20“或由 （外）内（入）”
[15]

，九店

楚简 56.31 或作“ ”
[16]

，《说文解字》古文“ ”
[17]138

与之同。西周以后“外”字习用至今。 

第三，除传承自早期的表意初文外，新用字也可传承自早期的借用字符。以传承词{晦}为

例。该词最初指天色昏暗不明、雾气浓重，殷墟典宾类卜辞借用“母”字记录，何组二类与无

名组卜辞借用“每”字记录
[18]

。战国时期秦系文字{晦}在借字“每”的基础上追加义符“日”

另造“晦”字记录，楚系文字则在借字“母”的基础上追加义符“日”另造“ ”字记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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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简四《筮法》39 也出现追加义符“月”作“ ”
[19]40

的用字，隶定作“ ”。秦代以后“晦”

取得社会习用地位，并沿用至今
①
。殷墟甲骨文表示“后悔”义的{悔}也是借用“每”字记录，

如“王其每（悔）”“王弗每（悔）”
[20]

等。春秋战国时期始见在借字“每”基础上追加义符“心”

的用字情况，如侯马盟书 35∶3“而敢 （悔）复赵尼”
[21]253

、战国睡虎地《为吏之道》10“及

官之敃岂可 （悔）”
[22]81

；战国楚系简帛则多以“ ”记录{悔}，如上博三《周易》26“贞吉

亡（无） （ ）”
[23]38

等。西汉以后，秦简牍的用字习惯“悔”字沿用至今。 

（二）不同旧字糅合产生新字 

新用字由早期不同的用字糅合而成，或言，是以不同旧字作为构件组合而成的。以传承词{台}

为例。该词指高平的建筑物。《花东》502：“亯。○ 。○ 于南。○于北。”姚萱认为该卜辞出

现的“ ”就是“臺
②
”字初文，隶定作“ ”，从宀、之声，“臺”字上古音为定母之部，“之”

为章母之部，两者读音相近
[24]124

。《花东》85：“其乎（呼）乍（作） 北。”“ ”隶定作“ ”。

姚萱认为“ ”是“ ”和“ ”二字合文，“ ”为地名，《花东》85 的辞义是“就台于‘ ’

地之南北而贞卜”
[24]125

。蒋玉斌还谈到殷墟甲骨文存在“臺”字的另外两种异体：《甲骨文合集》

23704 所见“ ”
[25]3037

，从执、臺声，疑是古书表最下级的奴隶的“儓”；《甲骨文合集》18258

和考古资料数字典藏数据库 R37818 所见“ ”
[25]2453

，从高、之声
[26]

。李春桃在此基础上考释出

金文的{台}记作“从高（或从京）、之声”结构的用字，如西周早期臣卫尊“才（在）新 （台）”、

西周中期恒簋盖“令女（汝）更 （台）克𤔲直啚（鄙）”、春秋晚期无者俞钲铖“ （台）君淲

虘”等
[27]

。可见西周至春秋时期{台}的用字沿袭了甲骨文“从高、之声”的结构，“ ”则是据

词语音义信息重造的本字，“高”和“京”的构形都像高台基的建筑物，花东卜辞的写法未见使

用。战国时期{台}在楚系简帛习以“ ”字记录，从室、之声，如郭店《老子甲》26“九成之

（ ）”
[28]

、上博二《容成氏》47“夏 （ ）之下”
[29]139

、清华六《子产》7“不建 （ ）

寝”
[30]

等。{台}在战国晋系文字作 、 ，如《货系》2479“平 （台）”
[31]

、侯马盟书 156∶7“

（台）卯”
[21]357

。秦文字则记作“臺”，如《秦代印风》186 作
[32]

，《傅》986 作
[33]

等，“臺”

字应该是“ ”和“ ”糅合的结果。西汉以后，{台}在社会通用领域沿袭秦系糅合而成的新用

字，但也出现过局部变异写法。宋元时期开始出现借用音近的“台”字记录{台}，《简化字总表》

最终采用了这种简化用字习惯。 

（三）旧字简省构形产生新字 

新用字是在旧字的基础上简省其构形成分而形成的，有的是简省笔画，有的则是简省直接构

件。如传承词{中}。该词主要指方位中央、里面等。殷墟甲骨文记作“ ”“ ”“ ”“ ”等，

字形像旗旒之形。卜辞常见“立中”，描述风、日影等现象，如《甲骨文合集》7369：“丙子其立

中。无风。八月。”
[25]1122

{中}由此引申出“中央”义，如《甲骨文合集》28569：“中日往□，不

雨。”
[25]3517

卜辞的用字也已出现简省字形上下端“游”的写法，作“ ”等。西周时期的用字习

惯更多地继承了繁体的写法。战国秦系的用字习惯彻底简省了象征旗旒的部分，如睡虎地秦简作

“ ”（秦律 197）[22]31
或“ ”（日甲 92 背）

[22]110
等。楚系简帛尚保留更多古意，如新蔡葛陵楚

简甲三 43 作“ ”
[34]

，郭店《唐虞之道》16 作“ ”
[35]

。西汉以后，简省笔画的写法“中”

习用至今。 

                                                        
① 汉初简帛也见借“海”记录{晦}。参见：周朋升．西汉初简帛文献用字习惯研究（文献用例篇）[D]．长春：

吉林大学，2015：246。 

② 因学术探讨的需要，全文使用或保留了部分汉字的繁体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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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殷墟甲骨文出现表“车舆总名”的传承词{车}。它在殷墟甲骨文的用字较为多样：有的

记作“ ”，构形像整车（双轮、双轭、车厢、辕衡俱在）；或省双轭记作“ ”“ ”；有的甚

至简省到只有双轮之形，如《甲骨文合集》11456 作“ ”
[25]1641

，《甲骨文合集》13624 正作

“ ”
[25]1921

等。{车}在西周中晚期的用字进一步简省作“ ”或“ ”，春秋战国时期沿袭

了这类用字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化字“车”成了社会习用字，但现代汉语繁体用字系

统仍习用“車”字。 

（四）旧字置换构件产生新字 

新用字是通过置换早期旧用字的部分构形成分产生的，新用字传承了旧用字的部分构形元

素。有的新用字置换的是旧用字构形成分的义符，如传承词{陴}，该词表示“城上矮墙”，这种

墙也称作“女墙”，殷墟甲骨文记作“ ”，隶定为从𩫖、从卑的会意字“𩫮”，“卑”亦声，

《说文解字》籀文“ ”
[17]308

与之同。《甲骨文合集》36962：“庚辰卜，才甫，[贞]王步于𩫮（陴），

[亡]灾。”
[25]4597

《甲骨文合集》36775：“辛巳卜，才𩫮（陴），王步于 ，[亡]灾。”
[25]4577

战国

文字用“埤”记录{陴}，“埤”字可以看作“𩫮”改换义符的结果，如睡虎地《秦律杂抄》41“乃

令增塞埤塞”
[22]46

、上博五《三德》“埤（陴）墙勿增，废人勿兴”
[36]

。《左传·宣公十二年》：“守

陴者皆哭。”杜预注：“陴，城上俾倪。”
①
东汉以后，“陴”字成为记录{陴}的社会习用字并沿

袭至今，“陴”也可看作是改换义符的结果。《说文解字·𨸏部》：“ ，城上女墙俾倪也。从𨸏、

卑声。 ，籀文陴从𩫖。”
[17]308

北齐《徐彻墓志》：“于是婴城固守，登陴力战。”
[37]

 

有的新用字置换的是旧用字构形成分的声符。如传承词{河}。该词在殷墟甲骨文指“河水”

“河神”，古文献或专指“黄河”，后世泛指“河流”。卜辞的用字存在类组差异：𠂤组小字类、

𠂤宾间类、宾组、出组、历组卜辞多用从水、从“柯”字初文得声的“ ”“ ”“ ”等字记录；

𠂤组肥笔类、无名组、何组卜辞多用从水、何声的“ ”“ ”字记录，该字隶定作“ ”；𠂤历

组卜辞直接以“何”字记录；黄组卜辞则用从水、 声的“ ”“ ”等字记录，该字隶定作“ ”。

西周周原甲骨延续黄组卜辞的用字习惯，记作“ ”（H11 119∶ ）
[38]82

或“ ”（H11 30∶ ）
[38]26

。

西周中期同簋铭文：“自淲东至于 （ ）。”
[39]

又如战国时期{河}早期用字的各种声符都被“可”

置换。上博二《容成氏》24：“决九 （河）之阻。”
[29]116

上博三《中弓》2：“夫季氏， （河）

东之盛家也。”
[23]74

《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附二 195：“清 （河）大守。”
[40]

西汉以后，“河”

字习用至今。“河”字未尝不是旧字“ ”“ ”省减构形成分的结果。 

二、借用他词本字 

汉语词在后世出现的新用字，有的是借用其他音同、音近的字符，这使得汉字在发展过程中

存在大量的“假借”或“通假”现象。这类新用字是其他词语的本字，并非为所记词语而造，只

因它们与所记词语音同音近，故而能够被借用。有的借用字高频出现，成为社会习用字形，有的

则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淘汰出通用领域。 

如传世文献“颠”字。该词可以记录表“头顶”义的{颠 1}，如《诗经·秦风·车邻》“有车

邻邻，有马白颠”
②
；也可以借记表“倾倒”义的传承词{颠 2}，如《诗经·齐风·东方未明》“东

方未明，颠倒衣裳”
③
。{颠 2}的本字作“蹎”或“𧽍”。殷墟甲骨文已经出现{颠 2}的用法，蒋

                                                        
① 参见：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28。 

② 参见：诗经[M]．周振甫，译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63。 

③ 参见：诗经[M]．周振甫，译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28-129。 



 

何余华：论汉语用字演变过程中新用字符的来源 17

玉斌
[41]

和谢明文
[42]

不约而同地将甲骨文旧释作“隊”或“堕”的“ ”“ ”“ ”等改释成

“颠陨”之“颠”的用字，“ ”是在“ ”字基础上追加声符“丁”，“ ”则是在“ ”字基

础上追加声符“日”，“ ”为{颠 2}的表意初文，他们的看法正确可从。
①
《甲骨文合集》18446：

“〼求（咎）， （颠），〼。”
[25]2465

《甲骨文合集》10405 正：“子央亦 （颠）。”
[25]1532

《甲骨

文合集》18789：“有灾，王 （颠）自〼。”
[25]2485

战国时期秦系文字暂未见{颠 2}的用例，出

现的“颠”字多是表“头顶”义的{颠 1}。战国时期楚系简帛习用从辵、真声的新造本字“ ”

记录{颠 2}，如上博三《周易》25“六四： （ ―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悠悠”
[23]37

、

上博七《郑子家丧甲本》4“郑子家 （ ―颠）覆天下之礼”
[43]

；或新借“真”字记录{颠 2}，

如清华简五《厚父》“ （真―颠）覆厥德”
[19]29

等。西汉初期简帛文献出现的新用字也多是借

用的音同音近之字，如马王堆《养生方》65“用瘨（颠）棘根刌之，长寸者二参，善洒之”
[44]46

、

马王堆《周易》80 上“初六：鼎填（颠）止（趾）”
[45]35

、阜阳汉简《周易》133“六二：奠（颠）

颐，弗经于丘颐，征凶”
[46]123

等。《说文解字》同时收录{颠 2}的本字“蹎”和“𧽍”：“ ，走

顿也。从走，真声。读若颠。”
[17]31

“ ，跋也。从足，真声。”
[17]41

但就汉魏六朝的实际用字

来说，{颠 2}的社会习用字已经改用了新的借字“顛”，如东汉《景君碑》“孝子憉濞，顛倒剥

摧”
[47]

、东汉《石门颂》“上则县峻，屈曲流顛”
[48]

、东汉《郑固墓碑》“乃遭氛灾，陨命顛沛”
[49]

、

东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大命顛覆，中年徂殁”
[50]

等。直至现代汉语“顛”字被类推简化作

“颠”，“顛”才退出{颠 2}的社会通用字领域。 

又如传承词{眉}。该词指“眼上额下的毛”，它应该是汉语史上很早就产生了的基本词。商

周时期的“眉”字记作“ ”“ ”，构形像眉毛之形，下部所从之“目”是为突出其上是“眉”

而非其他毛发，起附加说明的作用。不过商周出现的“眉”字多用作专名或借记他词，据此推论

传承词{眉}用的也是象形初文，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战国秦系文字出现“从目、从须”表意的新

用字，如睡虎地《日甲》60 背贰“人毋（无）故而髪挢若虫及须 （眉）”
[22]107

等；也见借用本

义指“麋鹿”的“麋”字记录{眉}，如睡虎地《法律答问》81“缚而尽拔须麋（眉）”
[22]55

等。
②

西汉初期借用习惯占据使用优势，如马王堆《养生方》207“我须麋（眉）既化，血气不足，我

无所乐”
[44]63

、张家山汉简《脉书》15“四节疕如牛目，麋（眉）脱，为厉（疠）”
[51]116

、阜阳

汉简《诗经》69“湔（螓）首蛾麋（眉）”
[46]395

等。东汉以后，“眉”字才逐渐恢复习用地位。《说

文解字·眉部》：“ ，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頟理也。”
[17]68

北齐《陇东王感孝颂》：

“所以敛眉长叹，念昔追远。”
[52]

唐《王守质墓志》：“后夫人北平阳氏秦首蛾眉。”
[53]

 

再如传承词{七}。该词表示数词“六加一”，殷墟甲骨文记作“ ”，构形与卜辞“甲”字同

形，丁山《数名古谊》认为该字是“切”字的初文，后假借为数名，于是前人加义符“刀”以资

区别
[54]

。战国时期数词{七}与{十}的用字形近易混，于是前人将{七}的用字写得横长竖短，或将

竖笔有意曲折，而将{十}的用字写得竖长横短。新莽时期为强化政权的特殊性，废弃习用字“七”

而借用本义指“漆树”的“桼”字记录{七}，如《居延新简》EPF22.468A.B“新始建国地皇上

戊二年桼月尽九月”、《汉金文录》卷二 216 号新莽钟铭“始建国三年桼月工□□□东啬夫□掌

护常省”、宋洪适《隶续》卷二“候钲，重五十桼斤，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等
[55]

。东汉以

                                                        

① 其实，唐兰最早释“ ”为“颠”。参见：唐兰．怀铅随录[J]．考古学刊，1936（5）：143-158。 

② 秦代简牍见以“眉”记录{眉}，如放马滩秦简《日乙》231“葴眉”。参见：孙占宇．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D]．兰

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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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旧用字“七”的社会习用地位得到恢复，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则出现新的借字“柒”“漆”及

其异体记录数词{七}，如《干禄字书》“柒漆，上俗下正”
[56]

、唐《升仙太子碑》“朔贰拾漆日

戊戌水”
[57]

、唐《俎威墓志》“春秋漆拾有壹”
[58]

等。现代汉语仍以借字“柒”作为数词{七}的

大写用字，以防用字篡改。 

三、重造全新本字 

汉语传承词在后世出现的新用字，有的是根据所记词语的音义重新另造，新字完全抛开旧字，

二者之间并无构形上的传承关系。 

如传承词{麑}。该词指幼鹿，殷墟甲骨文记作“ ”“ ”，构形像幼鹿无角之形，如《甲

骨文合集》10500“〼禽隻（获）燕十，豕一， （麑）一”
[25]1546

等。战国时期的秦系文字换用从

鹿、弭声的“麛”字记录{麑}，如《说文解字·鹿部》“ ，鹿子也，从鹿弭声”
[17]201

、睡虎地《秦

律十八种》4“取生荔、 （麛）𠨫𣫠”
[22]15

等。西汉初期简帛文献承袭了秦系用字习惯，如银雀

山《阴阳时令、占候·禁》1699“大夫不射𣫠，士庶人不麛不卵”
[59]

；“麛”或省减构件“弓”，

如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318“ （ ―麛）皮已计之矣”
[45]264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249“取

产 （麛）卵𣫠”
[51]42-43

等。从传世文献和训注材料来看，至晚在隋唐时期应该已经开始用新造字

“麑”记录{麑}。《论语·乡党》：“素衣麑裘。”皇侃疏：“麑，鹿子也。”
①
《国语·鲁语》：“兽

长麑䴠。”韦昭注：“鹿子曰麑。”
[60]

《白虎通·文质》：“卿大夫贽，古以麑鹿，今以羔雁。”
[61]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孤麑”注：“上音胡，下五奚反，郑注《礼记》：‘麑，鹿子也。’”
[62]

《说文解字·鹿部》：“ ，狻麑兽也,从鹿儿声。”
[17]202

据《说文解字》的训释“麑”似乎是记录

“狮子”义的本字，不过“麑”字结构“从鹿、从兒”表意，将其视作“幼鹿”的专字也未尝

不可，疑“麑 1”（狻麑）和“麑 2”（鹿子）可能只是偶然同形。唐初《五经文字》有意强调“麛，

莫兮反，鹿子”“麑，牛兮反，狻麑兽名”
[63]

，可能只是为了维护《说文解字》的字用系统。不过

现代汉语也是习用“麑”字表达“幼鹿”义的，《现代汉语词典》“麑”释作“古书上指小鹿”
[64]

。 

又如传承词{虹}。该词表示“彩虹”义，殷墟甲骨文记作“ ”“ ”，为象形字，构形

像如虫之形的长虹，且虹有两首，如《甲骨文合集》13442 正“有出 （虹）自北，[㱃]于

河”
[25]1889

。殷商时期{虹}的象形初文在后世被废弃。汉初的用字面貌较复杂：借“降”字记{虹}，

如马王堆《刑德乙篇》83“赤降（虹）出，亓（其）短（端）如杵”
[11]46

；换用从雨、工声之字

记录{虹}，如马王堆《天文气象杂占》2/37“战从 （虹）所”
[10]253

；换用从虫、工声之字记录

{虹}，如马王堆《天文气象杂占》6/3“白虹，出，邦君死之”
[10]269

；或改变“虹”字置向记录{虹}，

如阜阳汉简《万物》71“〼𧈬（虹）出也”
[46]225

。这也说明“虹”字的字形结构在汉初尚不稳定。

西汉以后新造用字“虹”字习用至今。 

再如传承词{墉}。该词指“城墙”。殷墟甲骨文记作“ ”“ ”；商代晚期金文或作“ ”，

字形像城墙四周各有城楼之形，或省减两城楼形，隶定作“ ”（或释郭），如《甲骨文合集》

13514 正甲“基方缶乍 （墉）”
[25]1903

等。{墉}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用字沿袭了殷商的象形结

构，不过其表意性在文字线条化的过程中遭到极大破坏，于是西汉以后换用从土、庸声的“墉”

字记录{墉}，如东汉熹平石经《诗·韩奕》“实墉实壑”
[65]

、《说文解字·土部》“ ，城垣也。

从土庸声。 ，古文墉”
[17]289

等。《说文解字》“𩫖，古文墉”的训释其实已经明确传承词{墉}

的古今用字变化。 

                                                        
① 参见：论语会笺[M]．竹添光鸿，笺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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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汉字是根据所记语言的音义创造的，而这种字词对应关系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是动态演变

的，最主要的表现是汉字记词职能的演变和词语用字习惯的更替
[66]

。从汉字产生途径的角度来看，

汉语用字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用字符主要有传承旧字构形、借用他词本字、重造全新本字这三

种来源，而不少词语在用字演变过程中往往存在多种途径交叉的现象。但从社会历史的维度来看，

新用字符的来源也存在其他可能，如：有的新字来源于地域用字，后才逐渐进入社会通用领域
[67]

；

有的新字可能源于域外汉字或其他民族文字，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被吸纳进汉字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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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characters in Chinese is a dynamic evolution. For plenty of 

words, the characters used to record them have changed several times in the history. Judging from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cording inherited words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 new characters 

recording Chinese mainly come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old characters, the borrowing of the same characters 

in other word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pletely new characters．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cording certain words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ords, which is also the ke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deserving more systematic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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